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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44 

塞浦路斯问题 

  2021 年 10 月 21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 2021 年 10 月 21 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穆罕默德·达

纳给你的信(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4 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费里敦·瑟纳尔勒奥卢(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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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0 月 21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谨以此信回应 2021 年 9 月 30 日希腊代表和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代表在大会社

会、人道主义和文化委员会(第三委员会)上的发言，这些发言再次公然歪曲与塞

浦路斯有关的事实。希族塞人方面和希腊长期以来一直利用土族塞人方面在国际

平台上的缺席来误导国际社会，并转移人们对希腊和希族塞人方面应对塞浦路斯

问题的产生和延续负全部责任这一事实的关注。因此，我不得不进行书面答复，

以澄清事实。 

 长期以来，希腊和希族塞人代表一直向国际社会提供错误信息，将塞浦路斯

问题描述为“占领”问题。事实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任何

决议都没有将土耳其在该岛的合法和正当存在描述为“占领”，因为这一存在符

合 1960 年《塞浦路斯国际条约》。我们不要忘记，保证国土耳其之所以不得不进

行干预，是因为此前土族塞人在希族塞人手中经历了长达 11 年的煎熬，最终雅

典军政府及其希族塞人同伙组织了未遂政变，妄图将整个岛屿并入希腊(希塞统

一)并彻底消灭土族塞人。应当强调的是，塞浦路斯问题始于 1963 年而不是 1974

年，希族塞人方面于 1963 年强行篡夺了 1960 年塞浦路斯共和国伙伴关系的名

称，并将土族塞人伙伴驱逐出了所有国家机关。希腊和希族塞人代表随心所欲地

选择忽略 1963 年到 1974 年这段时期，其间希族塞人在希腊的帮助和鼓励下参加

了针对土族塞人的种族清洗运动，即所谓的《阿克里塔斯计划》，最终目的是实现

希塞统一。这种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和随之而来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迫使安全理事

会于 1964 年向该岛部署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以制止针对土族塞

人的流血和暴行。鉴于大量联合国文件都证实了这些危害人类罪，上述代表的发

言没有一次提及这一点，证明发言不是基于事实，而是众所周知的希族塞人宣传

机器的又一次老调重弹。 

 同样，与指控的情况相反，“流离失所”者问题可追溯到 1963 年，当时全岛

的土族塞人面对希族塞人长达 11 年的袭击，因担心生命安全而被迫逃离家园。

尽管 1974 年希腊人/希族塞人政变及其后果导致许多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流离失

所，但流离失所者问题通过双方 1975 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三轮会谈中达成的自

愿交换人口协定而得到解决。该协定是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监督

下执行的，联合国有关文件(1975 年 8 月 5 日 S/11789 和 1975 年 9 月 10 日

S/11789/Add.1)妥善记录了该协定及其执行情况。 

 希腊和希族塞人代表试图将自己描述成个人和集体人权以及基本自由的捍

卫者，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忽略了岛上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即在希族

塞人行政当局的授意下以不公正和不人道的方式对土族塞人进行孤立。这种全方

位的孤立包括剥夺土族塞人在国际舞台上的代表权，包括在文化、学术和体育活

动中的代表权；阻止和限制土族塞人出国旅行和对外交流；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贸

易关系。我谨借此机会强调，对土族塞人实施的不公正孤立是毒害双方及其人民

之间关系的最重要因素，破坏了通过谈判解决塞岛问题的前景。 

 关于土耳其改变塞岛“人口特征”和“人口组成”的指控也毫无根据，是希

族塞人方面正在进行的造谣和诽谤运动的又一产物。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https://undocs.org/ch/S/11789
https://undocs.org/ch/S/11789
https://undocs.org/ch/S/11789/Add.1
https://undocs.org/ch/S/11789/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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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公民身份的程序符合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标准。在这方面应该指出，希族塞

人行政当局已根据其国内立法允许数千名非希族塞人在南塞浦路斯定居，其中包

括来自希腊的移民。还应强调的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因 2013 年实施的“投资

者公民身份计划”而受到欧洲联盟的严格审查。根据该计划，最低投资 200 万欧

元(合 220 万美元)就可以购买一本护照，在欧洲联盟各地免签证旅行。此项发放

“黄金护照”的计划被不当利用，成为了一种通过离岸公司洗钱的方式，并为欧

洲联盟内的逃犯提供一个安全港。事实上，据一家备受尊敬的媒体机构披露，希

族塞人著名政客也通过上述计划参与协助和唆使被定罪的罪犯获得欧洲联盟护

照，这些政客后来不得不辞职。因此，欧盟委员会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发表声

明称，欧盟委员会“……难以置信地看到高级官员如何用欧洲公民身份换取经济

利益。[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主席明确表示，欧洲价值观是非卖品。鉴于可能提出

侵权诉讼，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塞浦路斯计划是否符合欧盟法律。” 

 关于就财产问题发表的评论，应当指出，希族塞人方面没有为土族塞人在南

塞浦路斯的财产提供有效的补救机制；与希族塞人方面不同，土族塞人方面承认

并尊重财产权，包括在北塞浦路斯留有财产的希族塞人的财产权。因此，土族塞

人方面建立了有效的国内补救机制，即获得欧洲人权法院承认的不动产委员会，

负责根据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解决希族塞人的索赔问题。截至 2021 年 9 月 29 日

共有 6 935 份申请提交到该委员会，其中 1 227 份已通过友好解决审结，34 份已

通过正式听证审结。另一方面，不得不放弃南塞浦路斯财产的土族塞人仍然无法

要求任何形式的补救，包括赔偿。希族塞人行政当局通过在南塞浦路斯援用“托

管法”，有效阻止了归还、交换或赔偿等对土族塞人财产权的补救办法。 

 不幸的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企图利用居住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希

族塞人和马龙派教徒来达成其政治宣传目的，称他们是“被困在飞地”的人。居

住在我国的希族塞人和马龙派教徒自己否认他们“被困在飞地”的说法，对卡尔

帕斯的希族塞人居民进行的访谈就反映了这一点。当一名记者提到他此行的目的

是要看看该地区“被困在飞地的民众”时，采访对象回答说：“被困在飞地？我们

没有被困在飞地！”(《Politis》报，2017 年 10 月 10 日)。此外，根据 1975 年自

愿交换人口协定，选择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希族塞人和马龙派教徒享有给予北塞浦

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公民的全部权利和自由，包括行动、宗教、言论和受教育自由。

我还要着重指出，“被困在飞地”这种表述最初是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创造

的，用来描述 1963 至 1974 年间土族塞人的困境——他们被希族塞人强迫生活在

岛上零星散布的小块区域内，这些区域面积只占塞浦路斯领土面积的 3%。 

 关于希腊和希族塞人代表就马拉什(瓦罗沙)封闭区问题发表的评论，人们不

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几十年来，马拉什已成为塞浦路斯现状的一个重要象征。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让马拉什保持目前的封闭状态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在这方

面应当指出，马拉什封闭区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我国政府

在那里拥有唯一管辖权和权力。当前在该地区开展的工作以及未来计划采取的步

骤都符合国际法，不损害私有财产权。这是一项人道主义行动，将给土族塞人和

希族塞人带来经济利益，并打造一个独特的地区，让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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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外国国民可以一起工作，互惠互利。树立这样一个合作关系的范例，也将有助

于通过自由谈判达成一项双方均可接受的塞岛问题协议的努力。 

 关于就失踪人员问题所作的发言，我想重申，土族塞人方面正在就这一影响

到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的人道主义问题尽最大努力，协助和促进失踪人员委员会

的工作，以期委员会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尽管土族塞人方面持有人道主义立场，

但不幸的是，希族塞人方面的唯一目的是将这一人道主义问题政治化，以便在包

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平台上进行政治宣传，而不是积极参与失踪人员委员会的工

作。 

 为支持失踪人员委员会的工作，土族塞人方面于 2016 年成立档案委员会，

其成员包括军事当局、警察当局、卫生部和国家档案馆的专家以及政府其他有关

单位，目的是审查有关档案，获取失踪人员委员会要求的有关失踪人员下落的信

息。在这方面，土族塞人成员办公室获准查阅 1974 年以来的航空照片。土族塞

人方面还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府下设立了一个调查单位，以审查所有

相关档案，收集失踪人员委员会要求的关于失踪人员可能下落的信息。此外还设

立了失踪人口调查股，该股在宪法上独立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总检察长办

公室的监督下，对确定的希族塞人失踪人员案件进行刑事调查。此外，一旦发现

关于潜在埋葬地点的证据，土族塞人方面即为失踪人员委员会进入北塞浦路斯土

耳其共和国全境内的任何地区提供便利，包括为此中断主要道路施工，以及准许

失踪人员委员会进入根据其工作计划要求进入的军事区域。在这方面，2021 年 4

月期间准许失踪人员委员会进入北塞浦路斯军事区内的另外 5 个疑似埋葬地点，

并按照失踪人员委员会的挖掘计划在这些地点进行了挖掘。还应指出，北塞浦路

斯土耳其共和国和土耳其都继续为失踪人员委员会提供资金支持。 

 希族塞人方面忙于散布关于土族塞人方面和土耳其的错误信息，并未响应失

踪人员委员会对其发出的检索军事或警察报告、航海日志、医疗报告或任何其他

可能包含潜在埋葬地点或失踪人员遗骸信息的文件的呼吁。对土族塞人失踪人员

死亡事件进行的刑事调查均未查明肇事者或促成对已查明人员的起诉。此外，时

至今日，希族塞人方面仍未能够在进入所有军事区和查阅希族塞人警察档案方面

提供对等便利，希族塞人警察直接参与了针对土族塞人的大规模暴行，特别是在

1963 至 1964 年期间。 

 针对有关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文化和宗教遗产的指控，我谨强调，土族

塞人方面尽管资源匮乏，但仍保护和保存塞浦路斯的文化和宗教遗产，这些遗产

源于历史上在岛上存在的丰富多样的文化和文明。土族塞人方面除了自身努力保

护和保存境内的文化遗产(无论其来源如何)之外，还一直积极参与和促进文化遗

产技术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是双方通过合作为两国人民造福的杰出范例。 

 另一方面，希腊和希族塞人代表随心所欲地对位于南塞浦路斯的土族伊斯兰

文化遗产的恶劣状况视而不见。自 1963 年以来，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一直奉行清

除塞浦路斯土族伊斯兰传统的一切痕迹的政策。1963 至 1974 年间，全岛各地土

族村庄的清真寺、神殿和其他圣地被希族塞人摧毁。我方专家进行的实地研究和

从访问南塞浦路斯的土族塞人那里收集的信息表明，在南塞浦路斯的 130 多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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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寺中，有相当数量的清真寺的破损状况极其严重。此外，这些古迹中的所有可

移动文物，即数百份《古兰经》手稿、祈祷毯、古兰经诵读台和伊斯兰图像，都

被摧毁或洗劫一空。 

 在此背景下，希腊和希族塞人代表的误导性言论显然得不到有关该岛的法律

和历史事实的证实。因此，希族塞人方面不应进行无端指责，这只会在岛上两族

人民之间制造不信任和敌对环境，而是应该更努力地创造有利于塞浦路斯双方之

间合作的氛围，这也是你在安全理事会第 2587(2021)号决议核准的 2021 年 7 月

9 日报告(S/2021/635)中所呼吁的。 

 借此机会，我还想提醒希族塞人行政当局，该当局的对应方现在是而且一直

是土族塞人方面，而不是土耳其。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4 的文件分发为荷。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代表 

穆罕默德·达纳(签名) 

 

 

 

 

https://undocs.org/ch/S/RES/2587(2021)
https://undocs.org/ch/S/RES/2587(2021)
https://undocs.org/ch/S/2021/635
https://undocs.org/ch/S/2021/635

